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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一个人灵魂和身体得以休憩的港湾，故乡在情就

在，故乡在爱就在，不论路途有多遥远，跋涉有多艰辛，游子的

心永远系着远方，那就是故乡的天空。故乡是一道千年企盼的

目光，不论你多么悲伤，多么忧郁，那道深邃的目光给了你慰

藉，给了你前行的动力。

故乡是一首缠绵悱恻的歌，故乡是一首百读不厌的诗，故

乡更是一幅绝版的美丽画卷，大树环绕，村庄静谧，炊烟袅袅，

活蹦乱跳的羊儿，守候在家门口的狗儿，一位端坐在石头上笑

眯眯的老爷爷，怀中的小孙孙流着哈拉傻乎乎地笑着。

那年秋天，妈妈们微笑着与孩子们道别，毅然决然的鼓足

了毕生的勇气目送我们离去。

今天，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游子终于回来了，扑向久别母

亲的怀抱，流下激动的眼泪，那是沉淀已久不能释怀的一种情

感，一种思念，一种坦然。

我们迫不及待地从车里跑出来，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恨

不得一下子把每一双手都握个遍，把每一张脸都看个够，再紧紧

拥抱在一起，感受久别重逢的温暖。问候的话语此时似乎显得多

余，其实一个紧紧拥抱，一个会心微笑就够了。因为我们一直都

惦念着彼此，从未忘记那一张张熟悉的笑脸，只是眼角噙着泪

花，是激动，是欣喜，还是镌刻的皱纹诠释了成长的岁月，再华丽

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此刻的心情。在西山脚下仰望东山处，在悬挂

着的横幅标语下，我们兴高采烈地合影，每个人的笑容灿烂了整

个秋天，长辈们、同辈们欢呼雀跃着留下永恒的美好回忆！

中午聚餐时，大家才有机会叙旧话新，觥筹交错之际，敬祝

长辈们健康幸福，同辈们日子红红火火，回忆是最美的时光，

成长的故事更是历久弥新。

下午我们几个一拍即合，想要找寻成长的记忆，爬东山寻旧

梦，重温儿时的美好。边走边谈，还记得偷萝卜的故事吗？被园头

老爷爷追赶后，我们把萝卜扔在沟里，向远处跑去，等风平浪静

了，返回来，用萝卜樱子一擦萝卜，放进嘴里咬着又脆又甜，咧着

嘴嘻嘻哈哈地笑着。去别人家的豌豆地摘豆荚，我们东瞧瞧西望

望，好不容易揣了兜里一把，远处传来吆喝声，顿时慌了手脚，兵

分几路，撒腿就跑，边跑边拿个连连放进嘴里。

放牛的趣事不会忘记吧？不知牛的胃有多大，总觉得它的

肚鼓不起来，好不容易在沟渠里找到一片嫩草，不知从哪飞出

一窝蜂，牛像疯了似的往家的方向跑，累得放牛娃满头大汗，

却徒劳无功，还得回家挨骂。还记得我家门前的那条沟吗？是

冬天里的滑冰场，为了速度与激情，我们把棉鞋偷偷换成塑料

底单鞋，妈妈的温暖牌棉手套成了滑冰用的支撑杆，弯腰下蹲

时棉手套发挥超常作用，没记错的话，一个小伙伴还为此奉献

了一颗门牙。那时的我们快乐如此简单，这都是故乡赋予了我

们成长的快乐与幸福！

不知不觉我们已爬到半山腰，虽没了孩提时的活蹦乱跳，

但依然童心未泯。摘个“大窝窝”放进嘴里，试着回味儿时的味

道。与母亲相聚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我们依依不舍，迟迟不

肯离去。望着大山越来越远的背影，我的视线模糊了……

需禄子是我大爹的二儿子，也

是我爸的亲侄儿子，我们是一个爷

爷。

需禄子二哥是在父亲节那天

去世的。需禄子二哥去世的当天晚

上，大侄子振荣给我微信：“三爹，

噩耗，我的二爹去世了，共同节

哀！”他们是亲叔侄关系。

我收到这个信息后和振荣微

信联系说：“哦！父亲节去世，不是

时候。去年回去还专门见了见他，

给他拿去了咱神木老杜家家谱，放下1000元，并安慰他好好活下去。”可是微信发出

后，大侄子至今没有回复我。于是，我又在我们这门子家里的群里留言：“刚才振荣微

信告诉我需禄子二哥今天去世了。他今年应该78岁了，1944年出生，属猴。去年我回

东胜专门见了他一次，给他送去家谱，也听他讲了一些家里的老事。”

需禄子二哥一生善良。他当过民办教师，后转正成为正式的乡村教师，后来当了

小学校长，再后来去了乡政府教办当了主任。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吃上公家饭了，但是

那个年代普遍困难，因此他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这是因为二嫂和娃娃圪旦们都还是

农村户口，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可想而知。其实，在我看来，他依然还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农民。忙乱完学校里的事，他还得回去忙乱庄稼地里的事了。或许是我们这个家族

继承了爷爷私塾先生的基因吧！都有点儿崇尚“耕读传家”的传统治家理念。需禄子

二哥那时就一直和我叨叨：“爷爷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朴素的理想就是

想把娃娃们都让刨闹的上了学。大儿子玉宝上了个中专，闺女巧梅也刨闹了一个中专

生，小儿子也把中专读下来了，农村那个时候的出路似乎只有这些了。唯有二儿子玉

泉不爱上学，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而在我看来还数玉泉混的好了。

他有一个当官儿的三爹，可他这个三爹在原则问题上不大可能违背初衷。其实，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还是我。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我和如日中天的老同学永亮先

生张了一口，于是，就这样，二哥一家子浩浩荡荡地从农村老家搬到了东胜。从此，他

和他的家人们脱离了村里，成为了城里人。

需禄子二哥一生坎坷，那时我们老弟兄俩经常吃饭喝点儿小酒，往往是说的说的

他就哭了，哭的哭的他就又笑了。此时，你能从他那岁月蹉跎的脸上，看到那些被沟

壑纵横凿刻的烙印。需禄子二哥是我们这个正经人家哺育出来的人，在工作中他总是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公私分明。记得刚去鄂绒集团工作后，正赶上女儿出

嫁，他怕影响工作竟然连女儿的婚礼也没去见证。事后被永亮兄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他在离开绒库保管员这个岗位退休的时候，交接工作不但没有少一斤羊绒，而且还多

出几百斤的羊绒。在那个绒毛大战的年代里，要知道这几百斤羊绒意味着什么？这就

是我们老杜家做人的秉性。

虽然我和老二哥是同辈，但总感觉二哥受的罪比我们多，经历的也多，因此阅历

也就多的多了。

那天上午，侄子玉泉告诉我，他儿子写了一篇悼念爷爷生平事迹的文章，让我给

修改一下。我看完后觉得没有下手的机会，这个孙子写得太好了，写出对爷爷的深情

厚谊，定位准确。此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曾经给我磕头要压岁钱的猴孙子，如今

早就毕业于重点大学，并且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取了一家央企。因此，写出这种情深义

重的文字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还是让我用需禄子二哥的孙子的一段话来结束我对

二哥的尊重和敬意吧！

“芸芸众生之中，爷爷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在我眼里，在家人心中，他是一个

伟大的人，一个谁都无法替代的人。他把他的一生献给工作、奉献给那个年代匮乏的

教育事业，更奉献给了家庭，爷爷含辛茹苦地拉扯大四个子女，抚养他们长大成人、

成家立业，走上正途。岁月染白了他的头发，苍老了他的面容，但无法改变他对子女

儿孙的爱。爷爷走了，言有尽而哀思无尽，言有穷而情不可终。短短几句话难以描述

爷爷的一生和我们的感受。但是，亲爱的爷爷，您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教给我们的道

理、您的爱、您不朽的灵魂将永远镌刻在我们每个子女儿孙的心中，永远回荡在我们

今后的人生之路。”

需禄子二哥一路走好！来世我们还做老杜家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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